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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人

影响

6月20日， 在东北师范大学校史馆报
告厅， 盛连喜以校党委书记的身份参加了
最后一次会议。 他穿着一件淡紫红色、 洗
得有些发白的T恤， 皮肤暗黄， 像一位朴
实的农民， 在其他一尘不染的白衬衫西装
比照下， 显得格外惹眼。

教育部党组成员、 纪检组长王立英在
会上宣布免去盛连喜校党委书记的职务。
“我不是退下来， 而是进入教学科研第一
线。” 担任书记15个年头的盛连喜解释说。

会场里的他不知道 ， 一些学生和老
师， 早已在会场外， 捧着康乃馨与百合，
等着迎接这位在东北师大学习、 工作、 生
活了40余年的老书记回到第一线。 之后，
学生们还偷偷准备了一场小型联欢会， 为
盛连喜的卸任， 好好庆祝一番。

“盛老师终于可以轻松一点了。” 盛
连喜的博士生马良说， “几年前我刚来读
书时， 盛老师的头发白得没有这么多。”

很多学生从盛连喜的微博里得知书记

即将离职， 表达了各种祝福与不舍。 “都
60多岁了， 年纪大啦， 连任了三届， 也该
离开啦！” 盛连喜说起离职的原因， 倒是
非常轻松。

在任免大会上， 王立英谈到， 盛连喜
“把一生最宝贵的时光都贡献给了东北师
大”， 他在任的这15年， “成为学校历史
上发展最好的时期之一”。

在这15年里， 东北师范大学的二级博
士点由之前的十几个， 发展到现在的128
个。 省部级实验室由最初的1个， 变成现
在的18个。 美丽的净月校区也拔地而起。
招生规模翻了一番……

他给自己的工作打了83分。 他说， 这
15年， 他 “没有偷懒”。

盛连喜觉得最大的憾事是 “为学生做
得远远不够”。 不过， 当他将这句话发在
自己的微博上后， 学生们回复最多的是，
“书记， 您做得已经够多了”。

在很多场所 ， 这位正局级书记都强
调， “我是个老师， 不是个官员！” 如果
非要说他是个 “官”， 他更愿意把自己称
作 “后勤服务长官”。

他的微博热闹极了。 学校超市前的桃
树被砍了， 有学生向盛连喜讨个缘由； 树
上滴水掉虫子， 也请盛书记动员生命科学
院管一管； 还有在宿舍打电话没信号了；
宿舍楼的甩干机甩一次衣服要1块钱太贵
了； 找不到学校邮局的位置了…… “有问
题， 找盛书记” 这句话流传在一届又一届
学生中。

“我2001年刚来学校时， 学长们就这
么告诉我。” 在东北师大读了10年书， 最
后留校任教的历史系老师高宇轩告诉记

者。 他在读大四时， 一度对前途感到很迷
茫， 他给盛书记发了封邮件。 “没想到盛
书记真的回复了。” 盛连喜在邮件中鼓励
他在学术道路上 “坚持下去”。 数年后，
在学校带四个班课的高宇轩不忘把那句话

继续传给学生。
在 “微博达人” 盛连喜的带动下， 东

北师大官方微博， 网络服务部、 校友会，
以及一些学校党办工作人员的微博也相继

开通。 一些工作人员会在盛连喜的微博评
论里直接答复学生 ， 或者反应给相关部
门。 很多问题在一两天甚至几个小时内就
得到了解决。

高宇轩也是盛连喜14万粉丝中的一
个。 在他看来， 这里是东北师大一个很好
的民主平台。

盛连喜1975年毕业于东北师大生物系
后， 一直从事生态学研究。 从1995年担任
学校副校长到升任党委书记， 他一直把学
校看做一个生态系统来研究和管理。 “学
生是消费者， 教师是生产者， 行政人员是
分解者，” 盛连喜挥动着手臂打起比方 ，
“大学管理的根本 ， 就是促进不同种群 、
群落的协同进化。”

在他看来， 自己的工作也谈不上什么
方法， 不过是学科知识的应用。 如果再加
一点， 那应该是因为拥有一种情怀。

盛连喜刚毕业的两年， 被分配到长春
乡下的一个农场做副场长。 在那里， 他喂
过猪、 刨过粪 ， 学会了开拖拉机和大汽
车， 与工人们打成一片。 加之自己出生在
吉林松江河的一个偏僻山区， 他一开始就
有一种 “亲民情怀”， 并且随着时间的延

长， 这种情怀越来越浓。
学生们经常在食堂看到盛连喜和大家

一起吃午饭， 拉家常。 去年长春冬天的极
寒天气里， 盛连喜经常一下班就带着工作
人员跑到学生宿舍楼里， 去摸摸暖气够不
够热。

据他身边的工作人员介绍， 盛连喜的
午饭90%都是在学校食堂解决的， 他几乎
吃遍了所有食堂的所有窗口。 “我最喜欢
吃的是抻面。” 他用餐非常简单。

也有人说， 有些学生反映的问题很搞
笑。 但在盛连喜眼里， 学生的事无小事。
“是我们的工作不到位， 这些问题本不应
该由学生指出来。” 这位生态学专家一直
认为， 学生和老师是大学生态系统里面最
为重要的种群。

东北师大的学生中， 来自农村和小县
城的学生比例占50%以上， 这是让盛连喜
感到自豪的一个数据。 作为两届全国政协
委员， 他也多次关注农村教育、 高考改革
等问题。

每年的全国两会期间， 他都因为快言
快语成为 “明星人物”。 在众多称呼中 ，
除了 “盛教授” 外， 他最喜欢的就是 “盛
委员” 了。

他也会和学生们探讨一下 “择偶标准

问题”， 在微博上看到延安城管打人的视
频 ， 也禁不住骂一句 “畜生 ” 。 在他的
2013年述职报告里， 他就坦诚提到， 自己
处理有些问题时显得急躁些， 有时甚至口
出脏话， 对一些同事深表歉意。

他也希望能把东北师范大学建设成

一所有个性 、 有特色的世界知名大学 。
“我们离世界一流大学还远着呢，” 盛连喜
猛吸了一口烟， “不是靠几栋大楼就能弥
补的。” 在他看来， “特色就是水平”。

他曾批评国内小学到大学的评价体系

太急功近利， 缺乏对个性的鼓励。 “生态
上的多元化， 是生态系统稳定的一个主要
特征。” 这位生态学家从专业领域找到了
支撑点 。 他主张以多样化来判断一个孩
子 ， 并提倡教授要有个性 ， 学校要有个
性， 学生要有个性。

盛连喜心中理想的大学是 “有人物、
有故事 、 有空间、 有代表 ”。 换句话说 ，
就是有大师， 有积淀， 有做学问的支撑条
件， 还有杰出的校友代表。

但是， 就像环境治理一样， 改革高校
生态也是困难重重。 用人制度的改革、 人
才评价体系的改革， 是他遇到的难点中的
难点。

盛连喜和他的团队也积极推动了一些

高校改革， 但 “常常是阻力很大”。 在他
没有得到的17分里面， 这也是其中的一部
分。

但是， 让他满意的是， 自己清楚地知
道党委书记和校长之间的区别： “我不是
学校的法人代表 ， 而是工作的第一责任
人。” 用生态学的观点来说， 党委书记和
校长属于 “同资源种团”， 发挥相似作用，
属于 “似然竞争”。 也就是说， 两者应通
过系统的各种关系， 减少直接对抗， 避开
竞争， 形成合力， 实现系统各组分的协同
进化。

在担任校领导期间， 盛连喜以不插手
基建、 招投标、 招生等事项为荣。 这也是
他离职前留给后任的忠告。 “不插手不等
于不过问。” 盛连喜补充道， “有些事情
过问一下， 质量就能提高些， 钱花的效益
就可能增大些。”

在任免大会上， “公道正派” 一词被
反复提及。 在盛连喜看来， 不功利， 才能

正派。
“我个人认为基本尽职了。” 他在东

北师大的最后一次述职报告中说。
离职后第一天， 盛连喜一觉睡到自然

醒。 这是他曾经奢求的生活。 以前， 他几
乎没睡过几个安稳觉， 一听到消防车的警
笛声， 心里就闹腾， 最怕很晚接到学校的
电话。

许多人打来电话询问他 “下台” 后的
感受， 他回答： “舒服。”

“并没有特别不一样的感觉。” 盛连
喜点起一支烟， “只是压力小了， 也轻松
了一些。”

但盛连喜仍然很忙 。 卸任后的第一
天， 他上午审阅 《应用生态学报》 的一篇
稿件， 下午赶往吉林农业大学， 与李玉院
士讨论 “吉林省动物志 、 植物志和菌物
志” 的研编工作。

随后 ， 盛连喜来到净月校区的办公
室， 交还房门钥匙， 一直待到下午6点多。
他周围办公室的工作人员也一直等着他一

起下班。 盛连喜一出来 ， 他们便围了过
来， 口里仍称呼着 “盛书记”。 “不要叫
我 ‘书记 ’ 了 ， 以后叫我 ‘老盛 ’。” 说
着， 他走出办公楼大门。

周末， 他到野外实验站和师生们一起
吃饭， 盛连喜脱了鞋， 盘腿坐在椅子上，
拿着烟， 喝着酒， 嚼着小葱大蒜和煎饼，
谈兴极浓。

盛连喜规划好了以后的生活： 拿出一
段时间来好好读书， 多花些时间陪陪夫
人， 自己制豆浆喝， 还要把过去失去的搞
业务的时间， 往回抢一抢。

盛连喜退下来 ， 最高兴的是他的夫
人， 因为 “以前盛老师属于学校， 现在属
于家庭了”。

离职的那一天晚上， 同事要给盛连喜
办一场欢送会。 盛连喜躲开了， 他一早就
陪爱人回了家， 谁邀请也不去参加： “退
下来了， 就是要过正常人的生活。 这才是
拿得起放得下的风度。”

他从东北师范大学党委书记的岗位上退下来，成为一名普通的一线教师。他给自己15年的任期打了83分，
他说，最大的遗憾是“为学生做得远远不够”———

不把大学党委书记当官做
本报记者 宣金学

于莺不爽尽管跑路， 留下我们继续看男
足受戮秀，看烂片，不生气。

老鼠打猫就是有理
令人纳闷的是， 不是已经 “史上最

严高考 ” 了吗 ？ 人工手检 、 金属探测
仪、 电子屏蔽仪， 种种虎视眈眈， 却为
什么在湖北钟祥的高考现场还能搜出手

机、 “橡皮擦” （信号接收设备）？ 这
些装备不管是掖在裤裆还是藏在腋窝，
英雄不问出处， 不问气味， 能叼住答案
就是好鼠。

只是， 这给考生和家长与监考老师
制造了直接对打的茬口。

6月7日高考第一天数学考试结束
后， 位于钟祥三中第十考场的监考老师
李勇被一赵姓考生及其家长截住， 一拳
让李老师鼻血了， 因为李老师收掉了赵
同学的手机。 6月8日高考结束， 更大的
鼻血开始了 ， 学生和家长围攻监考老
师， 砸停在校园里的轿车， 直到警察赶
来拉起人墙……

荆门市实行异地监考也是无奈， 本
来没想下此狠招儿。 这之前每每考场交
卷铃声响起， 考生们多有直奔那些好学
生处抄答案 ， 而监考老师对此视而不
见， 却走到考场门口， 猫给老鼠放哨，
猫鼠抱做一堆儿。

本地的监考老师实在靠不住， 他们
与考生充分和谐了。 这和谐， 对一个社
会来说， 是美妙还是悲哀？

“我们要的是公平， 不让作弊就没
法公平。” 对于动粗异地监考老师， 对
于老鼠打猫， 考生和家长很是有理。 上
补习班要花钱 ， 买 “橡皮擦 ” 也要花
钱， 哪哪都有作弊， 却被异地监考老师
坏了事， 逼着纯粹了一把， 汗白流了，
钱打水漂了， 不平则起。 起来， 不愿受
委屈的考生， 筑起新的长城……

荒谬吗？ 也不。 十多年前考驾照，
我就见过不公平。 考机械常识， 汽车修
理工折了， 路考， 无本驾驶员栽了， 因
为他们没走门子。 最绝的是有一对双胞
胎姐妹， 考车时吱哇乱叫， 结果一个过
了 ， 另一个没过 ， 但一会儿结果又变
了， 俩人都过了。 本来嘛， 姐妹俩是一
人托的， 考官太马虎， 漏了一个。

活生生的现实教育了我， 不找关系
是不对的 ， 还没上车就输在马路牙上
了， 那是对自己不负责任， 还怎么解放
全人类？ 于己无利， 于人无益。 别觉得
自己高尚纯粹有道德脱离低级趣味， 能
配得上这个表扬的只有张思德。 但你问
问大家， 谁还记得这位张战士？ 知道法
网冠军张德培的都不多了， 他比李娜火
得早。

网球比赛有严格的规矩， 比如球压
线， 如果张德培不服可以提出挑战， 要

求回放 ， 给尔公平 。 但北京协和医院
“急诊科女超人” 于莺觉得不爽， “我
玩不过”， 只好跑路， 6月15日是她在职
协和医院的最后一个夜班。 这位女医生
在公立医院干了12年， 风风火火救人，
医人无数， 唠唠叨叨微博， 粉丝210万。
但医生晋级主要靠论文， 而不是看病问
诊 ， 更不是发微博 。 在于莺之前 ， 仅
2011年一年， 协和医院内科就有10名医
生辞职。

肯定有人为医生科研考核体系辩

护。 其实， 任何规矩和体系都有春秋，
都可说道。 法律够标致了吧， 却也有不
同的解读。 比如汽车限行， 有人说这是
为人民着想， 通过有关程序就合法； 有
人说这是违法， 是侵害了车主的物权，
逼着人民买更多的车。 没结果， 却黑不
提白不提兀自就实行了。 明年石家庄跟
着学， 单双号限行。

在于莺跑路的当天， 6月15日中国
男足给全国人民演了一场受戮秀 。 当
我看到咱 1 ∶4落败泰国青年军时 ， 关
机 ， 问 ： 两队共进了 5个球 ， 猜猜几
比几 ？ 第二天早上我才发现还是高估
了中国男人 ， 1 ∶5。 却一点都不生气 ，
呵呵。

稍稍有点来气的是贝克汉姆 ， 都
这样了 ， 他还力挺男足教练卡马乔 ，
隆重指出卡帅非常职业 ， 很有能力 ，
不能因为一两场失利就对他失去信

心 。 甭忽悠了 ， 不就是两个走穴者的
互相怜爱嘛 。 走穴就走吧 ， 不高兴的
是 ， 在同济大学 ， 贝克汉姆引发踩踏
事件， 5人受伤； 在南京， 大批不满10
岁的小学生当了花瓶 ， 在酷暑下坐等
小贝3小时。

这些细节不一定是贝克汉姆要求

的， 要怪得怪自家人。 咱大家的品位就
这样嘛， 据说 《富春山居图》 超级烂，
却票房惊人 。 这倒也和谐 ， 疑似公
平———于莺不爽尽管跑路， 留下我们继
续看男足受戮秀， 看烂片， 看猫鼠抱做
一团， 不生气。

阿加莎改了结局
张 渺

请容许我先警告还不了解阿加莎·克
里斯蒂的小说的各位 ， 以下内容严重剧
透。

不久前， 我的紧张情绪融化在国家大
剧院小剧场的空气中， 虽然我知道结局，
但当舞台正中绳索垂下、 音效暴起、 女主
角瘫软在地的一刹， 我战栗了。 所有同我
一样熟知结局的看客， 都在等待着女主角
将自己悬挂于绳索之下。

一名颇有正义感的法官 ， 把一群逃
脱了制裁的作恶者骗到一个小岛上后全

数谋杀， 又用自杀的方式惩罚了以暴制
暴的自己 ， 最终 “无人生还 ”。 这是阿

加莎·克里斯蒂的经典作品 《无人生
还 》。 小说我已通读不下五次 ， 话剧版
却是第一次触碰。

不， 等等， 一切都不一样了！
本该自杀的女主角没有被罪恶感驱

使， 反而声泪俱下地剖白自身的无辜！ 本
该死在女主角枪下的男主角奇迹般地从地

上爬起， 救下了命悬一线的爱人！
“他们改了结局？” 我恼怒地小声质

疑着。
我很不快， 如果改编并非出自阿加莎

的本意， 那将是对她价值观的扭曲。 而我
一向是厌恶这样的扭曲的， 尤其是， 当这
扭曲是针对其价值观渗入我生命的作者之

时。
文学魔术师 “阿婆” 对我的 “渗入”

究竟起于何时已不可考， 但印象最深的画
面， 是我们全家一起窝在沙发上看电影
《尼罗河上的惨案》。 那时我尚年幼， 大抵
刚上了小学不久， 已经能够简单地区分善
恶， 且在大量阅读的帮助下， 并未将善恶
观置于二元对立的黑白中。

这或许就是一开始我会被阿加莎的作

品所吸引的原因。 她笔下的故事里， 受害
者常常并非完全无辜， 有时招人厌恶甚至
罪有应得； 凶手也并非总是穷凶极恶， 他
们有着这样那样的理由， 有软弱、 犹豫乃
至懊悔， 引发读者的同情。 毫无疑问， 这
种人性塑造的复杂化， 让 “阿婆” 的作品

更具吸引力。
但无论人性被描写得多么复杂， 在阿

加莎描述的世界里， 有一样东西未曾改变
过———对公理和正义的诉求、 对善良的坚
持。

很长一段时间里， 我都羞于承认那是
我最热爱并坚信的事物。

不知从何时起， 这种对善良的坚持，
仿佛成了一件不能获得朋友认同的事情。
当我周围许多朋友都在表达对 《哈利·波
特》 中大反派伏地魔的喜爱时 ， 我犹豫
着是否要说出我因他的绝对邪恶而厌恶

他 ； 当一群女性友人对 《倚天屠龙记 》
里张无忌的朝三暮四大加斥责之时 ， 我
犹豫着是否要说出 ， 我因他的善良而始
终极其喜爱这个人物 ， 张无忌在处理和
身边女性关系的时候 ， 种种软弱和犹豫
其实都是源于他本性中不忍伤害他人的

善良， 而这样的善良使我愿意原谅他对
感情的不坚定。

在这个信息多元化的时代， “善良”
两个字在文艺作品中悄然被抹上了一些反

面色彩。 很多流行的电视剧里， 善良的女
主角被称为 “小白花”、 “圣母” 并招来
一片骂声， 善良的行为如宽恕、 原谅， 换
来的是观众的不买账。 很多时候， 为了显
得合群， 我和大家一起骂着唐僧对妖怪的
同情太 “圣母”， 同时我也在疑惑， 何时
起善良竟沦落至此？

很多人更喜欢那种带点儿邪恶的人

物， 这种喜好或许缘自对自身潜意识中黑
暗面的投射。 诚然， 我也喜欢如黄药师一
般亦正亦邪的角色， 欣赏孙悟空的叛逆，
我禁锢在自己的行为准则之下， 然后看着
他们过着我永远无法拥有的生活， 比如江
湖豪侠式的快意恩仇， 比如竹林七贤式的
酣畅恣意。

可这些灰色的小情绪， 碰上我对 “善
良” 的执着之时， 便全然溃不成军。 这也
是为何， 我能够发自肺腑地理解阿加莎笔
下的大侦探波洛。

波洛会同情那些谋杀者的迫不得已，
却很少原谅他们 。 《无人生还 》 也是如
此， 谋杀成为具有审判意义的以暴制暴。

然而更多时候， 结局里体现的是他对
最高原则的坚守———公理、 正义， 还有善
良。

我所读过的每一部阿加莎的作品， 她
都把这样的善良呈现给我。 当小说中， 某
些人物 “美丽的心灵” 深深触动了波洛
之时， 他欣慰并守护着他们。

正因我对阿加莎笔下的每个故事都

有着极高的共鸣感， 任何对其作品的改
编都会招致我不留余地的抵触 。 一听说
话剧版 《无人生还 》 将在国家大剧院演
出时， 我买票买得毫不犹豫， 却没有料
到会看到一个和小说完全不一样的结

局。
坐在黑暗中的我正恼怒着 。 突然 ，

出来谢幕的 “法官大人 ” 用戏剧化的腔
调宣布 ： “小说的结局是阿加莎自己写
的， 剧本的结局， 也是阿加莎自己写的。
至于她为什么要改 ， 就只有作者本人才
知道了。”

那一刻我怔住了 ， 然后我以自己的
方式解读了这件事 ： 当 “阿婆 ” 着手改
编自己的小说时， 她或许是心软了 ， 不
忍再让 “无人生还 ” 的惨景出现在舞台
上。 阿加莎对善良的坚持， 使得她最终，
连自己曾经支持过的以暴制暴行为都否

定了。
也可以说， 这样的自我否定， 也是由

于她的 “善良”。

小刘：烂尾新闻
问题揭露了，百姓愤怒了，新闻结

束了，这是典型的烂尾新闻路数。在这
个喜新厌旧的年头， 有谁记得那些陈
芝麻烂谷子的往事呢？

而一个叫“中国之烂尾新闻”的微
博账号每日为烂尾新闻盖楼， 定期更
新《烂尾新闻统计表》，还煞有介事地
和网民互动，“遗忘一条烂尾中一枪，
中三枪以上请自觉举手”。

不承想， 这个自媒体账号竟然出
自一个爱逛宠物店的宅女之手。 她叫
小刘，26岁，广东韶关人，在一家贸易
公司做文员。

“我只是觉得这些事情跟我也有
关系， 可能哪天我自己摊上也会是受
害者。正好上班不忙，就做了这样一个
东西，想跟事情跟到底，看到公平一点
的结局。”她在电话里这样解释自己的
初衷。

小刘从没想过做记者， 也不认识
媒体人， 甚至连新闻和评论的区别都
不清楚。 但这个整天追着旧闻跑的姑
娘，却在这一刻让我惭愧不已。记者同
仁们， 还记得本该高悬在头顶上的达
摩斯克之剑么，走得太远，别忘了为什
么出发。

马特洛：音乐

德国人马特洛用拖

车拉着一架三角钢琴赶到

伊斯坦布尔的盖齐公园。
除了音乐家， 公园

里的一方站着荷枪实弹

的土耳其防暴警察 ，另
一方则是严阵以待的抗

议者。 这是一场持续了数日的反政府
动乱， 已经有抗议者和警察在冲突中
死去。

然而，音乐卸下了愤怒、恐惧与武
器。当马特洛的手指按下琴键，焦躁的
抗议者平静下来， 三三两两地簇拥在
这个远道而来的外乡人以及他的钢琴

边。 一位抗议者说，“这个男人在这里
书写历史”。

演出的照片和录像迅速传遍全

球。马特洛带着棕色礼帽，穿着象征土
耳其国旗的红色衣服，在14个小时里，
他一直用琴声给人们带来安慰。

冲突仍在继续， 但人们必会感怀
这一刻，是没有国界的音乐，而不是连
日里的催泪瓦斯与高压水炮， 让人们
站到一起，化干戈为玉帛。

奥普拉：失败

不久前的美国哈佛

大学毕业典礼上，以脱口
秀主持人身份登台的演

讲者奥普拉引发争议 ，
《时代》 周刊撰文批评：
“大学是追求真理、 追求
理性的地方，让奥普拉作
毕业典礼演讲，就走到了反面。”

然而哈佛大学的态度是， 不仅邀
请奥普拉登台， 更授予她名誉法学博
士学位。而就在去年，奥普拉刚刚遭遇
了一场创业惨败。

“我将要说的这些话献给所有曾
感到卑微 、 弱势或生活一片狼藉的
人。”奥普拉用了演讲的大部分时间来
告诉毕业生们如何走好人生的下一段

征程， 而我尤其看重她说的这番话：
“世间并不存在‘失败’，那不过是生活
想让我们换个方向走走罢了。”

我想，这是奥普拉对于失败的认
知， 也是一所真正的大学对于成功的
理解。

斯蒂芬妮：遗愿

和跳伞教练绑在一

起跳伞， 学会用一把剑
开瓶塞， 与海豚一起游
泳———在21岁女孩斯蒂
芬妮的愿望清单上 ，类
似的事情还有50多件。

但留给她的时间太少了。 今年元
旦，她被确诊骨癌晚期。每个晚上她都
会被毫不停歇的咳嗽折磨， 有时还会
从床或轮椅上掉下来。

但她仍然坚持吃早饭， 向家人说
一声“我爱你”，她还要“大声地笑，当
我哭和身体疼痛的时候”。

在这 “人生中最糟糕也最美好的
时候”，她当上了托儿所护士；参加了
大胃王比赛； 还在鸡尾酒派对上与两
位裸着上身的肌肉男侍应合影， 做出
志得意满的鬼脸。

半年时间里， 她完成了比普通人
多得多的梦想。即使在葬礼上，她也能
安眠在粉色的棺材里， 那是她生前最
喜欢的颜色。 穿着粉色———而不是黑

色礼服出席的朋友们帮助她实现了人

生最后的愿望———一场甜蜜的， 不必
太过悲伤的送别。


